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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既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

也没有骄人的业绩，可谓一杯清水，十分

平淡。然而，我一直自傲着，因为我曾在

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读过六年书，那别具

一格的建筑：大礼堂、二校门、清华学

堂、图书馆等，经常在我眼前呈现；享誉

海内外的蒋南翔校长、梁思成先生、吴良

镛主任等师长的谆谆教诲，也常常在我耳

边响起。让我自豪的，还因为我有一个很

好的专业——建筑学，自己连做梦都想当

一名出色的建筑师，要为国家、为人类设

计出许多漂漂亮亮的高楼大厦，还要让漂

亮的建筑“盖满地球到月球”——这是在

徐水搞规划时所作诗词中的一句。可理想

归理想，现实是现实。大学毕业后，我却

被分配到了部队，从此，我的人生历程发

生了重大变化。

1962年10月，我和同班的王宽裕同学

一起到南京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报到。经过

一个多月的入伍学习，我们填写了入伍申

请，穿上军装，戴上大盖帽，便正式开始

了军旅生活。

1962年冬，我在浙江省军区守备一师

三营六连锻炼。我抱着向战士们学习、和

他们交朋友的心态来到班里，和战士们一

起生活、学习，一起站岗放哨，一起摸爬

滚打。不到半年时间，我的思想和军事素

质都有了明显提高，学会了叠被子、打背

包，学会了投弹、射击和队列动作。营长

表扬我刺杀动作做得好，让我给战士们做

示范。部队从温州调防到楚门，长途行军

我的军旅生涯
○夏瑞江（1962 届建筑）

中，在身背背包、枪支、弹药的情况下，

每晚要走80多公里的山路，这些我都咬牙

挺过来了，而且还掌握了行军时，上山怎

么走、下山怎么走，怎么着装等窍门。我

还积极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为

连里出黑板报，帮驻地老乡写春联，替战

士写家信，等等，被营里评为“学雷锋标

兵”。

冬去春来，1963年5月，我依依不舍

地离开了六连，被分配到省军区后勤部

营房处工作，和姓陈的助理一起负责营房

新建。在这期间，我做了117医院集体宿

舍、省军区政治部首长宿舍及后方物资仓

库的设计，初步尝到了设计的滋味。有这

样一件事，实在让我难以忘怀：一次，陈

助理要我画一张结构图，由于我的粗心，

把钢筋画在预制板的中心，结果预制板断

裂了，好在没有伤到人。领导批评了老

陈，但我心里比挨了批评还难受。这件事

深深地教育了我，我牢牢记住了，设计图

1983 年，夏瑞江去海洋岛检查工作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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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省军区营房处工作了近八个月，大部分

时间是在搞营房管理工作，为了解决海岛

部队“吃水难”的问题，我曾陪同来自总

部和南京军区营房部门的同志，走遍了浙

江沿海的大小岛屿，调查部队的吃、用水

情况，协助部队寻找水源。

工作才刚刚起步，突然上面来了调

令，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领导找我谈

话，说新组建的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急需

工程技术人员，要我尽快报到，还问我有

什么困难和要求。虽然我惦记着老家正在

生病的父亲，他正望眼欲穿地等着我回去探

望，我毕业后一直未回过家。但我没有提出

任何要求，因为我懂得“服从命令是军人

的天职”。办完工作交接，我便起程北上。

1964年元月，我离开了美丽的“人间

天堂”杭州，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塞外城市吉林白城。因为单位刚组

建，办公、住宿都是利用原有的小平房，

靠火墙火炕取暖，当时正值零下30多度的

隆冬季节，我是南方人，第一次睡火炕，

睡到后半夜，炉火突然灭了，也不会生炉

子，因此挨了冻。白城虽然是地级市，但

市区街道是高低不平的土路，没有公交

车，只有马车。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部队也不例外，主食是粗细粮搭配，副食

是土豆、白菜加豆腐。生活是艰苦的，但

因为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心里还

是美滋滋的。我所在的设计科，人数不到

10人，除两名工程师外，多数人员来自清

华、同济和南工，虽然都是刚出校门、缺

乏经验，但干劲十足。为了赶任务，我们

天天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也不安排休

假，就连我结婚也只是在部队简单办理；

妻子生孩子是难产，我也没有回老家去

照顾。在忙忙碌碌中，我完成了机关办

公楼、俱乐部（即礼堂）、首长宿舍、

500床位的321医院病房楼（系三人共同设

计）、总后承德干休所师职楼等设计，真

正尝到了建筑设计的甜头。设计321医院

时，我们曾组织到沈阳军区所属的总医院

和长春208医院参观学习，广泛征求医务

人员对各种医疗用房的使用意见和要求，

使我们的设计有较大的改进，受到有关单

位的好评。有一项设计，使我一直感到很

遗憾。当时，上级明文规定部队不能建楼

堂馆所，所以领导指示：俱乐部（礼堂）

暂不建前厅，只设计观众厅及后台部分，

结果大礼堂建成了“大仓库”，作为设计

者，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经过党组织多年培养和部队的历练，

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起点。1966年7月2

日，我被批准入党，从此坚定了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信念。不久，“文革”

波及军队，“白办”（总后白城办事处的

简称）作为军级机关也没能幸免。大字报

铺天盖地，大辩论、大批判、大揭发……

使机关秩序大乱，工作没人干了，设计科

也被撤消了。后来，我被安排在业务部办

1992 年校庆，同宿舍同学在母校团聚，自

左至右：王宽裕、倪天增、夏瑞江、庄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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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工作，从此告别了设计工作，开始和

文字、数据打交道。收发文件、汇总材

料、起草报告，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1976年，“白办”撤销，由沈阳军区

接收，我被安排到沈后营房部。接收组原

计划是让我去营房设计所的，这也正是我

所渴望的，但营房部领导则要我到机关接

替即将转业的同志管理计划。对于计划工

作，我是既不熟悉，也不大想干，因此逐

个找领导“申诉”。一些熟人劝我说，

这项工作很多人想干都没干上，你不要敬

酒不吃吃罚酒。后来我想，既然领导很信

任，自己是党员，那就好好干吧。沈阳军

区每年几个亿的建设资金，从编制计划、

向上申报到向下拨放，都是我一人经手，

应该说是很有“权”的，但我始终坚持秉

公办事，不徇私情。

1982年，我被任命为营房部营建处处

长。工作中，我坚持面向基层，为部队服

务的原则，经常下部队了解缺房和新建的

情况。这一时期，由于备战的需要，新组

建了一些守备部队，急需建设新的营区，

而我们营建处只有五个人，一人专管计

划，一人专管海岛边防，其余我们三人，

既要跑面又要抓点，还要为这些新组建的

部队编制设计任务书，工作非常繁忙。担

任处长工作这几年，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

有两件事：一是，先前连队的营房都是平

房，有的甚至是“干打垒”的简易房。为

了改善部队的居住条件和节省建设用地，

我们处通过充分论证，提出“建楼房优于

建平房”的观点，得到了领导和总部机关

的支持。从那开始，部队营房逐步实现了

楼房化。二是，为了改变部队营房建设只

注意速度、不重视质量的倾向，我们处经

过认真研究，制定和印发了“优质工程评

比办法”，设计并制作了优质工程奖牌，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优”

活动，还派人下去蹲点指导，培养典型，

适时召开现场观摩交流会，有力地促进了

新建工程质量的提高。在沈后营房部工作

期间，我曾七次受后勤部嘉奖，两次荣立

三等功，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潮推动了部队

的开放搞活，根据军区和后勤部首长的指

示，营房部部长领着我们几个处长和部分

机关干部，着手组建以原有的一个工程

团、三个工程大队及一个安装大队为主体

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队，后经总部批准定名

为沈后工程局，对外称东北金城建筑安装

工程总公司，是正师级单位。经过近一年

的筹组，后经沈阳市建工局审核批准，定

为一级施工企业。我们从一间小平房（系

营房部化验室）、一口高压锅开始创业，

本着“社会效益第一，企业效益第二”的

宗旨，发扬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精神，从狠抓管理、狠抓质量着手，搞

好企业的自身建设。短短的几年时间，我

们不仅挤进了强手如林的建筑市场，而且

创出了品牌，赢得了信誉，被沈阳市建工

局称赞为“异军突起”的先进单位。组建

初期，我任总公司工程部部长，我和部里

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管理和工程质量

方面下足了力气。对施工现场，我们参照

部队的管理模式，试行“四化”，即宿

舍、食堂连队化，办公室机关化，材料仓

库商店化，施工场地街道化。我们推行的

以“四化”为中心的文明施工活动，得到

了市建工局的肯定，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推广。我们研究制定了确保工程质量的制

度、标准和办法，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管

理，加大检查力度，对沈阳的工地，几乎



清华校友通讯14

值年园地

一天一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一

次，检查沈阳味精厂家属宿舍工程时，发

现楼梯间抹灰质量粗糙，观感不好，在我

们督促下，工程队便逐层刮净重抹。虽然

多花了几万元钱，但却赢得了甲方的赞

扬。总公司每年都要对所有下属单位、所

有工程，从组织指挥、文明施工、质量、

安全到机械设备等各个方面进行大检查、

大评比，好的表彰奖励，差的通报批评并

罚款，对施工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作用

颇大。总公司每年有不少工地被市建工局

评为文明施工工地。地处东北三省的各个

分支机构，每年都有不少工程被当地政府

评为优质工程。总公司每年还有一定数量

的工程被沈阳市和沈（沈阳）长（长春）

哈（哈尔滨）三市观摩团评为优质样板工

程。我们承建的五星级皇朝万豪大酒店工程

获建设部颁发的“鲁班工程”奖。

经过层层考评，1989年4月18日和

1993年1月30日，辽宁省人事厅和沈阳军

区后勤部分别批准我为高级工程师。1990

年，我被提升为副总队长（后改为副局

长）、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职务的提升

意味着自己肩上担子加重了。熟悉我的人

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善言辞、不会应酬、

不会交际、滴酒不沾的人，要从事企业

的领导工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企业利益，

我是硬着头皮学会了应酬，学会了跟方方

面面打交道。作为主管工程的领导，我把

全部精力用在管理工程上，没有星期天，

没有节假日，有时一天检查十多个工地，

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硬是从一楼爬到十

几层楼。因为忙于工作，连妻子住院动手

术、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工作，都没法去照

顾和处理，从而对家庭又多了一份亏欠。

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的企业不断成长壮

大，被建设部审定为特一级企业时，感到

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后勤部及沈阳市建

工局曾分别授予我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1997年6月，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

续，住进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的砂

阳干休所，享受着盛世怡悦的退休生活。

2002年，沈阳军区联勤部新建两栋19层休

干住宅楼，名为“金阳花园”，承担工程

监理的营房部设计院监理公司邀请我出任

总监，这样，我又干了四年监理工作，为

军队的营房建设贡献了一份余热。

2006年，我和妻子随女儿一家来到我

们的故乡——浙江省桐乡市，照顾年幼的

外孙，桐乡、沈阳两头跑，生活得很开

心、很舒坦。

对于过去，我是既无怨又无悔。小时

候，家里穷，没有钱供我上学，是党和政

府的助学金使我顺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

和大学。我还清楚地记得，刚进清华不

久，同班的唐海光同学曾慷慨地送我一条

床单，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建二集体的温

暖。从排级干部一步步升到师级干部，直

到退休，这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再加

上同学、同志的体恤关爱，所以，我很感

恩，也很知足。夏瑞江学长全家福（2003 年）


